《登泰山记》的春秋笔法
北师大二附中  陈立今
春秋笔法也叫春秋书法，即行文中不直接阐述对人物和事件的看法，而是通过细节描写，词汇的选取、材料的筛选，来委婉而微妙地表达作者主观看法的一种文章写法。
相传春秋手法为孔子做《春秋》时首创。如《春秋》第一篇记载了鲁隐公元年（前722年）发生在郑国宫廷的一场兄弟阋墙之战，郑庄公的母亲一直偏袒纵容小儿子共叔段，庄公则故意纵容共叔段，让他私欲膨胀走上反叛道路后再名正言顺收拾他，最终兄弟俩打起来了，共叔段被打跑了，郑庄公和母亲决裂。这其中委曲如果放到现在足够写一部数十集的狗血剧。但孔子记述全部过程只用了六个字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怎么解释这六个字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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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曰：段不弟，故不言弟；如二君，故曰克；称郑伯，讥失教也：谓之郑志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是：共叔段不遵守做弟弟的本分，所以不说他是庄公的弟弟；兄弟俩打起来竟如同两个国君一样争斗，所以用“克”字；称庄公为“郑伯”，不说兄长，是讥讽他对弟弟失教；赶走共叔段是出于郑庄公的本意，是谓郑志；不写共叔段自动出奔，是史官下笔有为难之处。
这一手法经常为后世文人采用。细玩文意，姚鼐的《登泰山记》中春秋笔法随处可见。
要理解透彻，先说说清朝乾嘉期间的汉学与宋学之争、纪昀（纪晓岚）与姚鼐之争：
汉学是研究经史、名物、训诂考据之学。汉人研究经学注重名物、训诂，因而后世称“研究经、史、名物、训诂考据之学”为汉学。其治学根本方法，在“实事求是”“无徵不信”。名物训诂中没什么主义，这是清统治者放心的地方，所以清统治者有意助推汉学复兴。
宋学是以中晚唐的儒学复兴为前导，以“理”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畴，重思辨，重义理，其理性思维成分为清统治者深深忌惮，在统治者眼中毕竟能思索不是什么让人放心的事情，但其中宋儒理学的伦理纲常成分又有助于稳固封建君权，所以清统治者既不极力打压，但也绝不愿意“推波助澜”。
主管《四库全书》编修的纪昀是汉学派，各级领导也多是汉学派，比如戴震，姚鼐是宋学派。虽参加《四库全书》编修，但身份是我们现在说的“临时工”。姚鼐对纪昀的主持编修时所持的“阉割”原则本就时有不满，而纪昀对这位名声鹊起的学术异己也没表现出什么应有的尊重，最终姚鼐彻底辞职，南游泰山。
了解这些再读《登泰山记》，就可领悟这客观冷静的文字后作者的心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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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篇写泰山地理形势，“泰山之阳，汶水西流；其阴，济水东流。阳谷皆入汶，阴谷皆入济。当其南北分者，古长城也”。强调汶水西流，济水东流的目的实际就是强调汉宋两家哲学理念完全不同；强调长城分野，更喻意汉宋矛盾无法调和，我与纪昀之辈不可能有思想交集。
接着写奔赴旅途，“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，自京师乘风雪，历齐河、长清，穿泰山西北谷，越长城之限，至于泰安”。这里一连用了五个动词“乘”“历”“穿”“越”“至”，一气呵成，显示着自己远远离开的迫切之情，尤其是不用“冒风雪”而用“乘风雪”也值得揣摩，“冒”有被动承受之意，而“乘”有主观趁势之意，也就是说姚鼐觉得这来自汉学的疾风暴雪的学术环境，或许正是我显英雄本色之时。
写登山路线，由南路登，后又走西路，就是不选古人常走的东谷。即使“级七千有余”即使“迷雾冰滑，磴几不可登”。宋学面对汉学的全面碾压，步履维艰，但“我”要坚持，任尔穷冬烈风，我只坚信风光险峰。
写泰山顶“大风扬积雪击面”“亭东自足下皆云漫”，风、雪、云，这些材料的选取既是客观再现，也是主观感受，梁启超曾描绘此时学界“家家许郑（许慎、郑玄）,人人贾马（贾逵、马融）,东汉学烂然如日中天”，根本没有宋学的空间。
补写登山途中所见“是日观道中石刻，自唐显庆以来，其远古刻尽漫失”，汉学不是强调“名物训诂”“无徵不信”吗？对不起，巍巍泰山，没有留下你们治学的凭证，所有资料都是唐显庆年以来的，前文已说，宋学滥觞其于唐中。
此外记山顶景物，乾隆帝多次登泰山顶，留下不少刻入石头的文字，但姚鼐不选取记录，笔甚寥寥，只“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”一句而已，其中怕也蕴含着对皇帝宠幸纪昀等人的不满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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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“至日观数里内无树”，既然都“家家许郑,人人贾马”了，哪里还会有什么树，只有方正的石头象征我的品格，只有罅隙里的松倔强成长，姚鼐与宋学在当时就是在夹缝中生存的青松。
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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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许有人说你的解读牵强附会了，但是只要再读几首姚鼐君的短文小诗，当能承认“春秋笔法”的推断应可以自恰。李怡老师在《鲁迅的精神世界》一书里说过：读者对文学作品的种种解读都只是一种推测，关键是这种推测有没有价值，能不能成为一个可在公众场合讨论的话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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